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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应如何与西方记者打交道（上） 

时间：2002-7-26 22:34:40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秦家骢 阅读476次

  

主持人（李希光）：今天晚上特别邀请秦家骢先生来作这场报告。秦家骢先生看上去和我年龄

差不多，但是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大家就可以猜猜他的经历有多丰富。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就养成了剪报的习惯，现在我办公室还放着一摞剪报集子。我今天中午打开这些剪报一看，有

好几篇文章是秦家骢先生写的，当时他在《纽约时报》做记者。秦家骢先生早在1965年就在

《纽约时报》国际部做编辑，主要负责编辑关于中国的报道。他在《纽约时报》一共工作了10

年，他报道中国重大事件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去世，周恩来去世，华国锋继任，中国

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审判四人帮，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他报道的。秦家骢先生还是1949年以

来第一个被中国政府允许到中国常驻的美国记者之一，当时作为《华尔街日报》的首席记者到

北京创办《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他离开北京后写了一本书《祖先》关于一个中国家族

900年的沧桑史。1987年-1992年，秦家骢作为自由撰稿人曾为《南华早报》、《经济时报》、

台湾的《中国新闻》和《日本时报》写每周的政治专栏。1992年他加盟《远东经济评论》，先

后作过各个编辑部的高级编辑，1993年-2001年给《远东经济评论》撰写每周专栏《关注亚

洲》。撰写有关亚洲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评论。目前每周专栏被刊登在香港的《南华早报》，

以及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等国的国际著名报纸上。他撰写的专栏文章刊登在《亚

洲华尔街日报》、《远东经济评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国际先驱论坛报》、《纽约客》、《独立报》等国际著名报刊

上。除此之外他现任香港亚视国际频道，每周日晚播出的“新闻线”节目的主持人。在节目中

他同政治家，政府高官，学者，以及各界人士讨论地方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 

秦家骢：我非常荣幸能到这里来演讲，我来以前李教授就告诉我学生们大多数是20几岁，主要

在1979年到1983年之间出生的。正好这4年中我在北京当《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今天我准备

讲在中国当一个外国记者的经验是什么样的，当然那是20多年以前了。 

作为首批来到中国的美国记者，当时中国并不知道如何和外国记者打交道，因为他们不明白记

者本身应该是独立的。因此许多人认为我是位美国政府或大使馆工作的，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在中国记者和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你们可以看到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事件中遇难

者是3名记者而不是工作人员。但是在1979年4月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我去外交部见到了

姚伟先生---当时的新闻司负责人。他说我可以自由的采访任何人，在中国没有任何人需要通

过许可才可以和外国记者交谈。非常不幸的是，我想他可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的人，因

为当我想和中国人交谈的时候他们往往拒绝和我谈话。理由是，他们没有得到允许和外国记者

说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国际俱乐部——专门租房子给外国人办公使用的地方，因为随着中国

改革开放许多国外的大公司企业进入中国，他们需要办公场所。我到那里想要采访国际俱乐部

的经理，但是他说他没有得到许可接受我的采访。所以我打电话给外交部新闻司让外交部新闻

司告诉这个经理他不需要任何许可，有权利自由交谈。这个经理和外交部新闻司的人通话，同

时记下对方的职务、姓名、电话号码，然后他说我现在得到允许和你交谈。这样我的采访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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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行。 

因为我为《华尔街日报》工作，因此我对商业和经济报道比较关注。我看到《人民日报》登载

一条消息关于一家工厂生产出口产品，我就希望采访这个工厂，遭到拒绝。负责人说你看《人

民日报》就可以了，我能说的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肯定是一样的。你们就把《人民日

报》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无论我如何解释《华尔街日报》不是《人民日报》英文版，采访最

终没能进行。对于事态的发展我也只可以从《人民日报》上得到消息。 

当时，外国记者也不能随便到中国的任何地方旅行。我们的办事处在北京，没有得到允许的

话，我们不能去天津、上海等北京以外的地方。每次我们离开北京都需要得到外交部的批准。

例如，我们希望去上海我可以说因为我希望采访上海市长而如果市长拒绝接受采访，我的上海

之行就不可能实现，因为我已经没有了去上海的理由。即使在北京也不是直接可以和被采访人

取得联系。原因之一是北京没有公开的电话号码簿，因为所有电话号码都是保密的。所以记者

的主要任务就是积累尽可能多的电话号码。唯一对我们公开的电话就是外交部新闻司的电话。

我们想采访任何人，即使是北京人，都要先给外交部新闻司打电话，安排采访时间。 

那时候，我准备写一篇文章关于中国的一位伟大的剧作家，曹禺。曹禺个人已经同意接受采

访，因为我私下里是好朋友，我们一起吃过饭、还一起去看戏。但是，他认为还需要得到政府

的许可。于是我给外交部打电话提出申请，但是他们的回复很可笑，他们说曹禺拒绝采访。我

告诉他们曹禺已经同意采访只是需要外交部的许可，于是他们答应再次与曹禺联系但是结果还

是曹禺不想见我。我告诉他们，“明天我还要和曹禺一起吃午饭，他怎么会不想见我？”实际

上曹禺接受采访不需要批准，但是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他不敢接受采访。其实外交部新闻司并

没有直接和曹禺联系。他们联系北京市外办，然后再由北京市外办联系中国剧协外办，剧协外

办才直接联系曹禺。可是，如果在沟通过程中有任何一个环节被拒绝，就会出现以上那种结

果。而北京市外办负责人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和曹禺取得联系，但是第二天曹禺告诉我昨晚他接

到外交部新闻司的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他回答：“可以，但是我应该如何和《华

尔街日报》说话？”可以说，那时候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遇到不少的阻力，每次你申请采访

什么人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谁会使你的采访夭折，你甚至不知道被采访人是否知道这个采访申

请。我认为当时中国政府阻碍外国记者采访知识界人士是很不明智的。由于难以与这些人取得

联系，记者自然只能寻找那些愿意和记者交谈的中国人，也就是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 

当时我采访中国人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因为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他们不愿意公开和外国记

者接触，即使接受采访他们也更愿意自己坐公共汽车而不坐我的车。那个时候没有定期的新闻

发布会，采访是很困难的。那时候在中国也没有那么多的出租汽车，如果要采访，要事先打电

话叫出租车来接我。采访的时候，要一直让出租车在门口等候，否则，再叫到车是很困难的。

那时候，记者通常都是晚上发稿，我要跑到电报大楼去发稿。我就自己用电报大楼的穿孔打字

机打稿子到半夜，那时候，根本就找不到出租车回家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那时候中国很少有定期的新闻发布会，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全国妇联举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提

了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中国很多夫妻两地分居，就问妇联领导，中国政府能不能解决这个问

题。领导说，中国妇女和你们外国妇女不同，中国妇女不需要男人。 

另外一次印象很深的新闻发布会，当时在中国领导层职位最高的女性就是陈慕华，主管计划生

育工作。有一次她当选外经贸部部长并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记者招待会。由当时的新华社社长曾

涛主持。在开始之前，陈慕华发表了长达五页的演讲。演讲后，我提了第一个问题“中国是否

接受外国银行的贷款？”她说“谢谢你的问题，下一个。”她又继续让别的记者提问，待全部

问题提完后，她说了几句和那些问题全然无关的话，就结束了新闻发布会。还有一次，我报道

一个审判异见分子的事件，我来到法庭外面，警察不让进，外面围了好多人。我问一个围观者

的职业，他回答是工人。我说，你是国家的主人，为什么不能够进去？工人指着警察说，我不

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当时我是首批派驻北京的四名美国记者之一，我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另外两

家报纸的驻京记者代表。那时候还不允许外国记者租用老百姓的房子作为自己的家和办公室，

只允许我们住在北京饭店。每家报社在北京饭店安排两间房间，一间用于办公，一间用于居

住。我住在第四层，第四层分两间房子，一间客房作为办公室，走廊对面的房间是我的卧室。

办公室有两张床，我叫服务员把床搬走，他们不同意，他们说这里是饭店不是办公楼。因此，

我在北京工作这些年，办公室里一直有两张床。 

当时我们都不能直接用新华社的新闻稿，尽管新华社的电讯稿十分重要，而且是向全世界各地

发布的消息。而我们要想知道北京的新华社当天发布了什么消息，必须通过我们的香港办公室

来获取。原因何在呢？因为当时我们办公室所在的北京饭店，不允许我们安装电传线。后来几

家报纸外国记者联合在民族饭店租了一间房子，装了一部电话和电传打字机，如果想看新华社

的稿子，我们就打车去那里。 

那时候在北京饭店的生活很单调，每天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吃饭，吃饭时间也是固定的，早饭一

个小时，午饭、晚饭各一个半小时。在四个美国记者中，我是唯一的华人，长着一副中国人面

孔，对我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我站在中国人中间不很特殊，我到曹禺家采访可以

不被别人注意，我可以做一些外国人很难实现的事；坏事是由于我长得象中国人，很多中国人

不能进的地方我要去就有困难，比如，各国驻中国大使馆，友谊商店，包括涉外宾馆，甚至我

居住的北京饭店。尽管我在北京饭店住了将近一年，但是我还是常常被饭店门口的警卫拦截。

有一次我去友谊商店，门口有个人要求我出示身份证，于是我也要求看看他的身份证。他问我

为什么要看他的身份证，我回答“当然了，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权力来查看我的身份

证？”他说他天天都在友谊商店门口，于是我反问他，如果我也天天在友谊商店门口站着是不

是就有权查他的身份证了呢？最后他把衣服领子上的“友谊商店”标志翻出来给我看，证明他

是友谊商店的雇员。这样，我才把身份证拿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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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记者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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